
!"

!

"

!

"

!""#!$"%"# $%三

&'&() *+,-.

/+01,'#"#"2"!()$*+$%((!

!"#$%

#

!"#$%&

'()*+,-./

012345!"#$6

7 !"%& 685 9:

;0<=>7-./

0?@AB59CD

EFGHIJF7KL

<M5 NO &6PQ

RSTO-./2

U5 V7WXYZ0

[\] N^_`KL

abc^0def

gh ij`dekl

mnh o`p-./

0qrsth uQv

wxyaz{$|}

~ � � 0 ? � f

��!"��Z��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

5

6

-

.

/

,

�

�

�

�

�

�

�

�

}

�

�

7

8

9

:

' ¡¢£¤¥

¦=�b§¨©`

ª«¬®¤¥¯

° 0 ± a ² � ;

³5´@µ¶�·5

¸¹ºu�5 �»

;³,N+¦¼½

¾0±»¿;ÀÁ

0±Â] �b§Ã

ÄxÅÆ±5 ÇÈ

ÉÊËÌ85 N9

Æ±´@2ÍÎÏ

qÐ0}�ÑÒ]

Ó5 Ô,vqAÕ

0Ö�

!

"#

012 345 678

$

×ØÙÌ±ÚÛ

RÜÝÞ�×ßà5

áâãä`å"5�

gæçè`de×

ØÙ0�féê#

Qëì5íîïðq

ñò@ó»0ôõ

ö÷� å"#ñ×

ØÙ0Wï!ø�5

ùú`×ßà#ñ

±ÂÅûá0ïü

ýþ]

9

:

;

,

Í

ÿ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ï"#$%0

&'(@)£5*+

,P`-;.5x,

ïy/0]12®`

34555#@6N

0Ü56N0¢555

xð÷}7®,O

8 9 : ; < A 0

=>�?@ABC

0] )£DEFD5

íGHIJ02£5

KL7:Q5«MN

0£OP=?@AB

ïyïyQRSS

TUVWX�YZ0

¢[ V\)� ]^

($$) 6_a²�¢

[ì`ab÷cd]

>?@ABC

10月1日下午，萍姐来

电话，家里办了一桌酒，怡的
舅舅、舅妈以及姨夫、姨妈来
恭贺我们，请我和怡务必早
一点儿到小木屋相聚。我爽
快地答应了，便催促怡先回
家，自己把公司的业务简单
处理好后，便迅速赶到。下午

的事特别多，而且非要我处
理不可，一直忙到六点钟才
脱身而出。

赶到小木屋时，屋内热
气腾腾，一家子早已恭候在

此，我连忙向各位赔不是。看
得出来，萍姐的心情有了很
大的变化，比前几天开朗多
了。

喝完酒后，亲戚陆续告
退，怡帮着萍姐收拾碗筷，一
切停当后，我们三人坐在桌

前，慢饮着清茶，一边商讨着
举办婚礼的琐事，萍姐在我
面前完全像个丈母娘。

今天，我左一个“妈”右
一个“妈”地叫着，觉得并不
别扭，也许在众人面前开了
第一口，第二次说起来就顺

了，其实不顺又怎样呢？我逐
渐调整了心态，渐渐地把自
己的角色由情人转化为女婿
了。我低着头，端起茶杯正准
备喝时，突然窗门“哐啷”一
响，把我吓了一跳，抬头看
时，只见窗门来回摆动，外面

是呼呼的一片风声。
萍姐走到楼梯口，便惊

叫起来：“谁？谁在下面？”
“是我。”一个男子的声

音，听那稚嫩的音质，便知是
一个年轻人，“我找林怡。”
对方的口气并不和善，好像

是怡欠了他债，他是上门来
要债的。
“你找她有什么事？”萍姐

的声音明显有不欢迎的色彩。
“你找她什么事情。”我

不客气地问道。
那小子破口大骂起来，

“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
个经理吗？仗着有几个臭钱，
竟然霸占人家小姑娘，我还
没跟你算账呢!”
“我家的事倒要你来管，

谁霸占了谁？他们自由恋爱，

关你什么事？”萍姐火了，我
第一次听到她骂起人来。
“自由恋爱？哼，算了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怡什么都和
我说了，还不是靠了几个钱，
哄骗人家吗？他是不是想娶
怡，没门，他得先问问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推开
萍姐，想往下冲，萍姐死死抱

住我，“小华，你别动，别和
这个畜牲一般见识。”我见
萍姐拼尽全力地抱住我，而
且几乎带着哭腔对我说话，
我只好收住了身子。
“你来干什么？”怡出现

在楼梯口，她挂着泪水，脸仍
是那样的鲜红，但身子不停

地哆嗦，话语也不甚连贯，
“李小民，你别乱来，以前我
一时糊涂，上了你的当，我早
就说过我和你已一刀两断，
你以后休来找我。”说完呜
咽起来。

“林怡，你别上他的
当。”这小子肆无忌惮地用
手指着我，“你跟我走，我们
一道到澳大利亚。”
“李小民，你还不滚!”怡

一边哭，一边叫，一边跺着脚。
“怡，你糊涂了，上当了，

你受骗了。”这小子指着我，
走近了楼梯口，“我告诉你一
个秘密，自从你不理我以后，
我老在你家门口等候，想等你
出来，没等到你，却等到了他，
他老到你家来，你妈经常接待
他……”萍姐一听，全身颤

抖，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起来。
这小子走到楼梯口，竟

然跨步而上，“我翻过围墙，
爬到楼梯口，原来你妈和他
……”这小子没说下去。
“畜牲，你给我滚。”萍

姐用尽全力朝下冲去，与跨

上楼梯、走到中段的李小民
扭打起来，我刚想下去帮忙，
突见萍姐不知从哪儿来了一
股力量，只见她两脚在楼梯
板上一蹬，腿一弯猛地绷直，
她的身体与李小民从楼梯上
反弹了出去，在空中划了一

道弧线，然后重重地摔在地
面上，只听见前后两声惨叫，
两人身体抖动着，渐渐没有
了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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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十一时五十六

分。村长急慌慌地走了出
去，好半天了也不见露面，
又过了好一阵子，才满头大
汗腾腾腾腾地跑进窑来。
“哎呀，我转了好半天，人都
到地里干活还没回来，你们
看咋办呀。是不是休息上一

阵子咱们就吃饭？”村长一
喘一喘地瞅瞅这个瞅瞅那个
最后瞅在乡长脸上。乡长看
看表：“饭安排啦？”
“安排啦安排啦。”村长

赶忙点头说，“四兄弟家呀，
那儿方便，做饭的人手现成，

都说好啦，正做着哩，一会儿
工夫就好……”
“又是四兄弟家!谁让你

们这么安排的!”张书记突然
间愤怒地打断了村长的话，脸
色铁青，语气凌厉：“干啥也
是四兄弟家!四兄弟家是村委

会还是党支部!我刚才就讲了
好多遍了，这个案子是关于四
兄弟的案子。四兄弟是受害
者，是当事人，可你们住在那
儿，吃在那儿，还要在那儿听
证，这还有个体统吗!你说说，
这折腾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折

腾出个啥来!出了这么大的事
现在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是
不是让我们到地里给你叫人
去!”
“已经打发人叫去了

呀!”村长好容易才等上说话
的机会。“我是说凑这个空儿

先吃口饭，我晓得你们吃饭
早，都十二点了呀。”村长显
出很受委屈的样子。“我是怕
你们饿呀!”
“饿一阵子也没啥。咱们

得抓紧时间，地里的人回不
来，你们村干部，还有派出所
的同志也可先谈谈么。”书记
确实显得很是着急。村长突
然就愣了起来，结结巴巴地

说起来：“说，说实在的，我
才是啥也不晓得哩。我就

……根本不在场。连晚上的
枪声，都，都没咋的听见。出
了事啦，他们来找我，我都不
咋的相信。到了院子里，吓得
我浑身都抖。我想这案子，头
一个该检讨的就是我。”村长
显得格外难受，脸色也格外

悲伤，“这件事咋说哩。其实
呀，四兄弟，四兄弟起初跟狗
子关系还很不错的。那狗子
刚来时，四兄弟对他真不赖。
后来就差些了。在喝水上好
像就……就闹了些小矛盾。

那水井……是让四兄弟给承
包了。村委会当时也同意。咱

们让人承包水井，那还能赚
下个啥钱。也就是管理管理，
要管理，就得交给能管理的

人。大伙都推举四兄弟，四兄
弟就承包了。盖了个水房，让
个老人管着，说是收钱，还不
就是为了管得更好些。”
“喝水交钱，怎么个交

法？”书记突然打断话头问。
“就是论挑呀。一挑水，

交多少钱。”村长顿了顿赶忙
回答。
“多少钱？”书记又问。
“好像就没多少，大概是

……哎呀，我家是我儿子挑
水，我就没问过。这都是四兄
弟定的。”

“怎么你连这个也不知
道!”乡长一听就发了火。

就在这时，突然风风火
火地闯进一个人来。瞅了半
天，才瞅见村长，然后把几
张纸条子塞在村长手里。村
长像抓了个救星似的，赶忙

就往纸条子上瞅，瞅了瞅，
像吓了一跳似的，赶忙就交
给乡长。乡长瞅了一阵子，
很是不安地赶忙把条子又给
了书记。就这么传来传去好
半天，谁看了也黯然无语。
最后转到老王手里时，才看

清是医院送上来的死亡和伤
情报告单。

除了当场死亡的老二银
龙，老四水龙外，老三钰龙因
抢救无效，于上午九时五十三
分，已在医院死亡。老大金龙

仍在昏迷中，同凶犯狗子一并
尚在医院抢救。凶犯狗子的伤
情报告单也在其内，全身有三
处骨折，其中脚腕一处为粉碎
性骨折。八处刀伤，除一处为
超长伤口外，还有两处为深度
刺伤。左肾破裂，肝脾也都受

到伤害。软组织挫伤达数十处
……

LMNOPQR

我从小就怕读古文，因为

太难理解了。父亲告诉我，你要
知道现代文是以古文为基础
的，如果你把古文读好了，现代
文就如同淡茶白水，非常容易，
也好比你尝过了酒的滋味，那
水的味道就是非常淡的。

古人古事听多了，我就不

知不觉地喜欢起古典文学并
自觉地读起来了。父亲见我自
觉地读开头了，就给我买来
《古典作品选读》一类的书，
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在
目录上父亲已经打上各种记
号，告诉我打叉的是绝对不要

读的，读了反而会给学习带来
麻烦；打钩的可以看，但不看

也不要紧；打圈的就要熟读；
打星的则要能背诵，才算真正
吃进去。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
边，保存了许多年。等我书渐
渐读多了以后，才明白父亲的

指点多么正确，他使我掌握了
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在读书上，父亲告诉我
们要先读难的书，不要去看
那些“报屁股”啊、笑话啊，
那些东西即使看到死，学问
也长不了的。虽然不必从四

书五经读起，起码你要以中
国文学的标准来安排你学习
的内容，从难处下手，克服了
难题，下一步就会顺当得多。
画画也是如此，一定要先用
笔自在了以后才会有进步。
记得父亲曾轻拍着一封从北

京寄来的只有八行字的信札
对我说：“浅文要从深来。”
信和文章写得简练、明了不
是易事，要有深厚的学养功
夫撑住，写出的文章看上去
浅，明白易懂，读起来却味道
醇厚，回味无穷。如同绘画用

墨，画淡墨之画，一定不能偷
懒磨淡墨，所谓“淡墨要从

浓来”之意……
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就

容易，并不是方便之门。父亲
讲，做人也好，做事也好，有
时候图方便，撒个谎就过去
了，但品性就差了。所以，做
任何一样事情，一定不能仅
从方便着眼。父亲不赞成我
们年纪小的时候什么都看，

比如说“四王”的画就不能
看，“四王”的笔墨很好，可
是对于想要学画的人来说，
先要追求境界，才能去讲技
术，光有技术，马上就会把你

压到技术的层面上去了。另
外，你越讨厌的东西就越要

少看，多看一眼多记得一点，
你自己的好东西就会被多带
走一点。我觉得父亲的这个
说法对我帮助很大。

有时我会坐到父亲身
边，看他在台灯下刻图章。他
对我说：图章是唯一不能临

摹的东西，字可摹，画可临，
只有图章是不能临不能摹
的。他还告诉我，有四样东西
女子是不宜学不宜做的，第
一样是围棋，第二样是图章，
第三样是山水画，第四样是
京胡。他说，图章是天地小乾

坤大，你不要看这么一点点，
就这么几个字，乾坤变化都
在里头，这就要看你是不是
能把它控制住了；围棋呀，虽
然只在一张棋盘上厮杀，却
涵括天文地理，这种胜负厮

杀的境界一般人是很难达到
的，这要有大的心胸，有能包
容天地厮杀的心胸才行；还
有一个是山水画，山水画是
纸小天地大，虽然是这么一
张小纸，里面却有无限的境
界；还有一样就是京胡，京胡

只有两根弦，调门很高，在很
高的韵调里还要有变化，好
比走在一条险路上。

父亲解释说，为什么女
人不能做这些事？是因为从
前的女子都被关在家里头，
没有与天地自然相触的机
会，胸襟没有养成，没有胸

襟，就不能做这些事；不是讲
女子不能做，而是讲没有胸
襟不能做，所以，你就要把自
己的胸襟养出来，才能什么
事情都能做，我希望你能做。

这些话说得我当时心里
甜蜜蜜的。后来我发现，父亲

经常给我这种启发都是为了
让我不走弯路。不是女子不
能做，而是要我们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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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总理府的人事交往

中，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总体
上说，这里的关系比较融洽，
很亲切。一旦跨过威廉大街的
大门，地位、官衔和职务差别
似乎变得模糊起来。总之，我
感到至少当初是这样。

我们唯一的领袖是希特

勒，其他所有人都在其权威
之下工作。蒙克、根舍、布鲁
克纳这些人全都听命于他，
而我们又是和他们在一起。
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感到自
己从属于他。

我们和他说话时，总是以

“我的元首”开始。一旦他结
束与我们的谈话，我们一般
都回答：“是的，当然!”“我
的元首”。只有最老、最早的
同志用“领袖”，有时在小范
围内用 “希特勒先生”。相
反，当我们在总理府遇到希

特勒时，任何人都不会行纳
粹礼。只有在外面，例如当他
准备下车时，我们才会在他
车前伸出手臂。

我从未直接去找过他，向
他谈及有关自己的问题。我尽
量做好本职工作。是的，我对

自己能够在那里工作并拥有
这个职位感到高兴。我从未见
过希特勒笑。在听完某个通报
或大事汇报后，他会表现出满
意的神情。据我所知，他从未
公开流露出不恰当的兴奋或
真正放开地愉悦过。

他有时会恭维人。在柏

林举行的一次仪式后，他对
身边的卫兵们说，身后这个
小分队“干得不错”，他“对
他们感到很满意”。有一天，
老阿迪·第尔对我说，希特勒
知道所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名
字，因此也知道我的名字。这

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得有理，

在一次外出期间，希特勒叫
着我的名字斥责过我一次，

让我惊魂不定。
接待工作中也有很多故

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
会了观察客人多少有点特殊
的举止，至于生活在总理府
的人们，我们也学会了观察
他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分拣
邮件时，我很快注意到一个
鞋盒大小的包裹。这个邮包

来自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
村庄，收件人是希特勒本人。
每周同一天，总是同一名邮

差来到总理府。我第一次干
这活时，一位同志只是简单

地告知我，马上把它送到厨
房。我很吃惊，不过没敢问，
也不能问。这种情况持续了
一两个月之后，我终于从聊
天中得知，那个包裹里装着
一个面包圈，是由一位生活
在乡间的妇女亲手做的。在

一次外出旅行中，希特勒遇
到了她。他品尝了她的手艺
后，显然爱上了这种面包圈。
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此，
面包圈按时寄来，直至第三帝
国灭亡。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

午，我负责将夜间收到的一
沓电文直接送到希特勒房
间。我们受命将这些邮件放
在希特勒办公的房间内一个
专供此用的小桌子上，也常
常把它们放在爱娃·布劳恩
的房间里。这样可以让希特

勒更快地阅读到邮件，因为，
他的卧室与爱娃的房间相
连。由于当时还很早，我没有
敲门就闯了进去。

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爱娃·布劳恩仍在床上，实际
上裸着身体，肩上只披了件
短睡衣。我心里想，糟糕，他
们一定会将我扫地出门的。
没有一位同志事先给我打过
招呼，也没有人告诉我，她在
柏林而不是在伯格霍夫的山

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那里度过的。我屏住呼吸，心
中充满恐惧。这时，爱娃·布
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朝我
打了个手势，让我明白没什
么，不必担心。我转过身去，
头撞了一下门后，飞快地离

开了房间。后来什么事也没
发生。爱娃·布劳恩从未跟我
提起此事。没有人提过，甚至
没有出现任何模糊的指责。我
认为，没人知道这件事。


